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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晉
著
名
的
書
法
家
王
羲
之
是
我
國
書
法
發
展
史
上
一
個
承
前
啟
後
的
人
物
。
他
博
採

眾
長
，
精
研
體
勢
，
推
陳
出
新
，
一
變
漢
、
魏
以
來
質
樸
的
書
風
，
真
書
勢
形
巧
密
，
草
書

濃
纖
折
衷
，
行
書
遒
媚
勁
健
，
而
且
創
造
出
妍
美
流
變
的
新
體
，
為
歷
代
學
書
者
所
推
崇
，

被
譽
為
﹁書
聖
﹂
，
影
響
深
遠
。

王
羲
之
特
別
愛
鵝
，
有
關
他
寫
經
換
鵝
的
故
事
曾
廣
為
傳
誦
。
相
傳
，
山
陰
有
一
個
道

士
養
了
許
多
好
鵝
。
一
天
，
王
羲
之
經
過
那
裡
，
看
見
一
群
鵝
正
在
水
面
上
悠
閒
地
浮
游
着

，
一
身
雪
白
的
羽
毛
，
映
襯
着
高
高
的
紅
頂
，
實
在
逗
人
喜
愛
，
便
請
道
士
把
鵝
賣
給
他
。

可
那
位
道
士
卻
笑
着
說
，
我
的
鵝
是
不
賣
的
，
如
果
你
能
給
我
書
寫
一
部
《
黃
庭
經
》
，
那

麼
不
用
一
文
錢
，
這
些
鵝
就
全
歸
你
。
王
羲
之
欣
然
應
命
，
花
了
半
天
時
間
，
為
那
位
道
士

寫
了
《
黃
庭
經
》
，
最
後
擁
鵝
而
歸
。

王
羲
之
愛
鵝
的
故
事
，
《
晉
書
．
王
羲
之
傳
》
和
《
太
平
御
覽
》
中
也

有
記
載
。
一
次
，
王
羲
之
聽
說
會
稽
一
個
老
嫗
養
有
一
隻
奇
鵝
，
叫
聲
特
別

悅
耳
，
就
派
人
去
購
買
，
可
沒
有
買
成
。
王
羲
之
不
死
心
，
邀
了
幾
位
朋
友

親
自
前
往
。
老
嫗
看
到
王
羲
之
如
此
重
視
，
連
忙
殷
勤
接
待
。
中
午
時
分
，

她
請
王
羲
之
午
餐
，
結
果
從
廚
房
捧
出
的
一
個
大
碗
內
，
赫
然
竟
是
那
隻
他

夢
寐
以
求
的
鵝
。
王
羲
之
眼
淚
都
快
掉
下
來
，
一
連
好
幾
天
都
悶
悶
不
樂
。

那
麼
，
王
羲
之
為
何
如
此
鍾
愛
於
鵝
呢
？
現
代
著
名
學
者
陳
寅
恪
認
為

：
王
羲
之
出
生
於
道
教
世
家
，
作
為
一
個
道
教
徒
，
他
為
求
得
長
生
不
死
，

曾
﹁與
道
士
許
邁
共
修
服
食
，
採
藥
石
不
遠
千
里
﹂
。

而
鵝
在
中
醫
學
上
有
解
五
臟
丹
毒
的
功
能
，
因
此
歷
來

受
到
道
家
的
重
視
。
王
羲
之
﹁寫
經
換
鵝
﹂
的
目
的
就

是
希
望
能
吃
鵝
，
滋
補
身
體
，
那
位
山
陰
道
士
養
鵝
的

目
的
也
在
於
此
。

但
是
，
古
今
有
許
多
研
究
書
法
的
學
者
卻
認
為
，

王
羲
之
愛
鵝
的
真
正
原
因
是
為
了
觀
察
思
考
鵝
的
動
態
，
因
為
鵝
優
美
的
體

形
及
行
姿
，
對
他
的
執
筆
和
運
筆
方
法
，
以
及
書
法
風
格
的
形
成
有
很
大
啟

發
。
清
代
著
名
書
法
家
包
世
臣
在
《
藝
舟
雙
楫
》
中
分
析
指
出
：
﹁其
要
在

執
筆
。
食
指
須
高
鈎
，
大
指
加
食
指
、
中
指
之
間
，
使
食
指
如
鵝
頭
昂
曲
者

；
中
指
內
鈎
，
小
指
貼
無
名
指
外
距
，
如
鵝
之
兩
掌
撥
水
者
。
故
右
軍
（
因

王
曾
官
拜
右
軍
將
軍
，
故
人
又
稱
他
﹁王
右
軍
﹂
）
愛
鵝
，
玩
其
兩
掌
行
水

之
勢
也
。
﹂
事
實
上
，
王
羲
之
確
實
通
過
鵝
游
水
的
優
美
姿
態
而
揣
摩
出
拈

毫
運
筆
之
神
韻
，
感
悟
出
書
法
的
線
條
之
美
，
諸
如
執
筆
時
如
鵝
頭
昂
揚
微

曲
，
運
筆
時
則
似
鵝
掌
撥
水
。
以
《
蘭
亭
集
序
》
為
例
，
二
十
個
﹁之
﹂
字

的
寫
法
就
是
根
據
鵝
的
姿
態
演
化
而
來
的
。
所
以
，
包
世
臣
曾
用
一
首
詩
概
括
出
王
羲
之
學

書
與
養
鵝
的
關
係
：
﹁全
身
精
力
到
毫
端
，
定
台
先
將
兩
足
安
。
悟
入
鵝
群
行
水
勢
，
方
知

五
指
力
齊
難
。
﹂
後
人
也
據
此
總
結
出
了
﹁鵝
項
舒
，
筆
妙
徐
；
鵝
項
軟
，
筆
妙
展
；
鵝
項

鳴
，
筆
妙
驚
；
鵝
項
曲
，
筆
妙
悟
…
…
﹂
的
書
法
歌
訣
。

這
種
分
析
王
羲
之
愛
鵝
原
因
的
觀
點
，
如
今
已
得
到
普
遍
認
同
。
可
見
，
王
羲
之
的
字

之
所
以
能
﹁飄
若
浮
雲
，
矯
若
驚
龍
﹂
，
﹁龍
跳
天
門
，
虎
臥
凰
閣
﹂
，
流
暢
瀟
灑
，
出
神

入
化
，
達
到
獨
立
完
美
的
境
界
，
不
僅
僅
是
他
能
積
極
汲
取
魏
晉
諸
家
書
法
的
精
華
，
擺
脫

隸
書
的
形
跡
，
刻
苦
鑽
研
，
勇
於
創
新
，
而
且
與
他
認
真
觀
察
生
活
，
對
鵝
的
立
姿
、
行
態

的
用
心
揣
摩
、
領
悟
，
也
是
密
不
可
分
的
。

林希所著《老天津：津
門舊事》（江蘇美術出版社
，一九九八）是圖文並茂的
「老城市」系列叢書中的一

本，我饒有興味地看完了。
我從沒去過天津，和天津的

聯繫，一是父親有位舅舅住那裡，小時候他來
訪，我曾經偷偷打量過：眉目之間和我過世多
年的祖母相似，不過臉龐紫紅，侉腔侉調，完
全是我們江南人心目中的北方人形象。另外就
是去年學校來了位天津同事，送我一盒天津特
產大麻花。我嘗了半根，只覺得很硬很甜，對
我的牙齒是個大考驗。

林希筆下的天津當然不是我這個外鄉人腦
海中的膚淺印象。作者土生土長，對於天津從
鴉片戰爭以後開埠成為通商口岸以後的種種變
遷娓娓道來。書中談到 「天津三寶」：鼓樓，
炮台，鈴鐺閣，也談到廟會盛況和類似於北京
王府井的勸業場、八大天，一個市民消費娛樂
的場所。他也說到天津多次飽經水患兵隳的種
種悲慘往事。不過書中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作者
描寫的天津租界，那些 「萬國建築博覽」式的
小洋樓，不僅為洋人，也為過氣的軍閥政客和
文人，乃至為洋行效力的買辦提供了住處。比
方說，末代皇帝溥儀被馮玉祥的軍隊趕出北京
紫禁城以後曾住在張園，梁啟超的飲冰室原來
也在天津。

據作者說，小洋樓文化的根本內容 「就是
西方生活方式和西方價值觀念」（頁九十七）
，並且根據他自身住四合院與小洋樓的比較得
出以下結論： 「住進小洋樓之後，果然感覺就
不一樣，每一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空間……四
合院裡正房的老祖宗只要咳嗽一聲，全四合院
上上下下一切人等就全要一起隨着驚動，四合
院永遠是最高權威行使權力最理想的地方。四

合院時時提醒你不要忘了自己的地位，而小洋樓卻給了你一種
平等的感覺，使個人受到尊重，這就是小洋樓文化的根本特點
」（頁九十九）。

有意思的是，作者儘管對小洋樓式的良好居住環境大為青
睞，卻還要批判租界是西方生活方式 「腐朽糜爛的大本營」
（頁六十七），提到其中賭博、娼妓、毒品的三大毒瘤。一方
面他為天津首批開埠，興建鐵路，擁有德國俄國流浪漢開辦的
正宗西餐館，比中國其他地方更早擁有瀝青馬路，電燈電車及
其他現代設施（自行車等等）頗感自豪。另一方面他也譴責西
方列強入侵，對於 「義和拳」燒毀教堂，殺死教徒表示理解和
支持。這讓我想起他提到的天津人的一種有意思的本土情結。

據林希說，天津人賣貨都愛強調是天津 「本地」生產的。
可是，除了 「本地帶魚」之類的明顯訛誤（帶魚產於黃海），
即使眾所周知的 「天津鴨梨」（原產於泊鎮）和天津甘栗（山
地貨）也不是天津生產的，只是運到天津集中發賣而已。作者
將這種天津人的矛盾歸結為他們對於家鄉的無比熱愛，我卻疑
惑是否因為天津 「一沒有多少良田，二沒有一座礦山，就是靠
着九條大河」（頁三）成為交通樞紐，貿易通衢，所以才會有
這樣的不安全感呢？作者本人也承認天津的文化根基比起其他
老城市來要淺得多。可是天津人的心理又不像乾脆西化的上海
人了。難道是因為天津靠近京畿，還是感受到帝國之都的文化
輻射，所以無法無憂無慮，全心全意地拋棄古國文化嗎？

雲洞岩是閩南漳州
東郊一座綺麗多姿的奇
山，山上怪石嶙峋，危
岩峭壁，洞壑幽邃，獨
具神態，近看有千洞萬
壑之概，遠看如山石盆

景之美。
如今，在這座美麗的石頭山上，有一

條全長二公里、由千餘棵鬱鬱葱葱的榕樹
組成的 「綠龍」蜿蜒盤旋在峰巒之間，這
是當地一位離休官員花費了十八年心血和
汗水給人們開闢出來的一道亮麗的綠色風
景線── 「榕徑」。

張全金與雲洞岩結緣，始於他擔任福
建省龍溪地區行署專員和漳州市政協主席
的時候，那時他常在繁忙的工作之餘抽空
到山上走走看看，每次他都被雲洞岩的綺
麗勝景深深吸引，他從心底裡愛上雲洞岩
。一九九一年五月，剛卸任漳州市政協主
席的張全金，開始尋求繼續實現自己人生
價值的路徑。

萬松關，是漳州古代三座關隘中僅存
的一座，唐朝開漳之後，就在當地闢出一
條漳州通往京都、省城的要道，取名 「福
岐路」。明正統年間（一四三六─一四四
九），郡人陳克聰在沿路兩旁種上許多松
樹， 「植松夾道，連陰十里」，改稱 「萬
松嶺」。明崇禎二年（一六二九）知府施
邦曜倡議在此設關，建成此關。

前人植松蔭蔽後人的行為給張全金帶
來了啟發。老人先是選了中國南方美麗的
鳳凰樹，即因這座石頭山土質太瘦了，不
適合鳳凰樹生長，首次植樹計劃失敗。但

張全金老人並沒有氣餒。他開始繼續試種其他樹苗，他想，
若能沿着山路種上榕樹，過二三十年，樹冠連起來了，既空
氣新鮮又能遮太陽，於是，張全金將這一設想定名為 「榕徑
工程」，計劃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完成種植千棵榕樹，為後人
留下一道綠色風景線。他四處奔走，積極為這一工程籌資，
在獲得一些熱心人士給予的資金支援後，他在雲洞岩風景區
管理處建立了 「榕徑工程」專項基金。

可由於缺乏經驗，且種樹心切，成活率極低。在一次乾
旱之後，那些剛成活的榕樹全都枯死了。 「三年的功夫啊，
全都白費了。」

一次偶然的機會，張全金在當地藍田鎮一位村幹部的家
裡發現了一批待售的一米多高的盆栽榕樹苗，他喜出望外，
他跟這位村幹部簽訂了收購整批樹苗的協議，讓他把盆栽的
苗移植到農地裡，用心地培植，一年後再移植到山上去。選
擇優良的樹苗這個問題終於徹底解決了。

十幾年堅持下來，張全金黑了、瘦了，但也健康了、有
精神了。張全金老人的植樹行動得到了社會各方面的熱情支
持。雲洞岩、萬松關、瑞竹岩是一個規劃中完整的風景區，
但原先三者間並沒有一條連貫的道路。屬地龍文區官員為張
老募集了十萬元修了一條石階路，如今，千棵榕樹夾着一條
石階小道將雲洞岩、萬松關、瑞竹岩三個景區串在一起，既
方便了遊人行走，又使榕徑更為完善。

看到遊客徜徉在這條綠蔭小道上，張老心中充滿了幸福
感： 「等到這些榕樹全部長大了，樹與樹之間相連，再在
『榕徑』的起點處，依天然岩石鐫刻上兩方石刻，一是《榕

徑碑記》，另一是黃道周的《榕頌》，那就更完美了」。

寫
完
《
陳
明
中
的
小
說
》
，
介
紹
過
他
的
《
秦
淮
河
畔
》
和
《
愛
與

生
命
》
後
，
忽
見
內
地
某
舊
書
網
站
上
有
他
的
處
女
集
《
苦
酒
》
（
上
海

真
善
美
書
店
，
一
九
二
九
）
上
拍
。
開
拍
價
是
三
百
五
，
豈
料
遇
到
同
好

，
一
場
大
戰
過
後
，
最
終
以
六
九
○
元
人
民
幣
搶
到
手
。

《
苦
酒
》
小
說
集
收
《
春
愁
》
、
《
破
鏡
》
、
《
爸
爸
》
、
《
暮
雲

底
靴
子
》
、
《
不
速
之
客
》
、
《
一
個
波
希
米
亞
人
底
悲
哀
》
、
《
苦
酒

》
和
《
獄
中
瑣
記
》
八
個
短
篇
，
此
中
大
部
分
寫
的
都
是
﹁婚
姻
戀
愛
觀
﹂
。
一
九
二
○
年

代
中
期
，
大
部
分
知
識
分
子
都
追
求
戀
愛
自
由
、
婚
姻
自
主
、
反
對
封
建
制
度
及
舊
社
會
的

腐
敗
，
盲
目
的
衝
動
製
造
了
不
少
社
會
悲
劇
。
在
陳
明
中
的
筆
下
，
大
多
數
是
有
婚
約
，
或

已
婚
男
女
婚
外
情
的
畸
戀
，
當
然
以
悲
劇
居
多
。
他
大
概
很
喜
歡
男
主
角
苦
苦
追
求
不
果
而

獨
酌
的
《
苦
酒
》
，
我
則
覺
得
以
《
破
鏡
》
表
達
對
父
母
之
命
婚
姻
的
不
滿
意
象
更
佳
。

《
苦
酒
》
比
《
秦
淮
河
畔
》
早
出
半
年
，
其
實
都
是
同
期
的
作
品
，
以
水
平
而
言
，
《
苦
酒
》

是
略
勝
一
籌
的
。

陳
明
中
是
上
海
南
國
社
的
成
員
，
因
熱
愛
創
作
尤
甚
於
演
劇
，
一
九
二
八
年
與
左
明
、

趙
銘
彝
、
陳
白
塵
等
另
創
﹁摩
登
社
﹂
，
主
編
《
摩
登
》
月
刊
。
與
趙
銘
彝
尤
其
深
交
，
得

他
寫
《
序
明
中
的
〈
苦
酒
〉
》
列
於
集
前
，
又
得
葉
鼎
洛
設
計
封
面
，
增
加
了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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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劇自形成二百年來，很
多名伶，子承父業。梨園世家
，數不勝數。但是，唯有譚氏
門中，代代相傳，自譚志道
（一八○八─一八八七）、譚
鑫培（一八四七─一九一七）

、譚小培（一八八三─一九五三）、譚富英（一九
○五─一九七七）到譚元壽、譚孝曾、譚正岩，前
後共有七代人投入京劇事業。並且，自譚鑫培起，
歷代都以文武老生的傑出成就享有盛譽，真可算得
藝苑佳話，空前絕後了。

不僅如此，譚氏門中還人才輩出，表現卓越。
最突出的是譚鑫培，他將京劇老生的演唱發展到相
當的高度，唱腔悠揚宛轉，富有韻味，深受人們的
歡迎。還曾博得慈禧與光緒的喜愛，經常被召進宮

演出，聘為 「內廷供奉」，常受重賞。在一九○○
年前後，成為京劇界主要代表人物，人稱 「劇壇泰
斗」、 「一代伶王」。他的唱腔，世稱 「譚派」。
當時的京劇老生，幾乎是 「十有九譚」，都是學的
「譚派」，因而有 「無腔不學譚」之說。

當時，只要是有名的老生，都標榜自己是絕對
純粹的 「譚派」。有些苦苦追求，學得幾乎亂真。
比較有成就的 「譚派老生」，就有貴俊卿、王雨田
、張毓庭、賈洪林、王又宸、羅小寶、孟小如、貫
大元等。他們忠實地學習譚鑫培的演唱技藝，亦步
亦趨，惟妙惟肖。往往被稱為 「譚派正宗」，博得
熱愛 「譚派」觀眾的歡迎。

但是，也有很多有名的演員，在學習 「譚派」
的基礎上，根據自己的嗓音條件，另闢蹊徑，革新
創造，漸漸地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創造了新的演唱

流派。最為著名的，就有余叔岩的 「余派」、言菊
朋的 「言派」、高慶奎的 「高派」與馬連良的 「馬
派」。後來，這 「四大老生」便開創了京劇老生的
新的流派，綿遠流傳，影響深遠。

然而，即使新的流派不斷湧現， 「譚派」仍然
是京劇老生最為普及的流派。很多 「譚派」弟子，
堅持不懈地傳承 「譚派」藝術，努力使它發揚光大
。譚小培由於先天條件的局限，自認為並非出色的
「譚派」傳人，便努力培養天賦甚高的譚富英，讓

他擔負起繼承 「譚派」的重任。果然，譚富英不負
眾望，脫穎而出。他的嗓音清越嘹亮，噴吐有力，
唱來有獨特的韻味，一時名聲大振，受到各界人士
的推崇。譚富英既發揚了 「譚派」藝術，又具有自
己的特色。為了與其祖父有所區別。因而，大家稱
譚鑫培為 「老譚派」，稱譚富英為 「新譚派」。

一九二五年，由現代著名白話詩
人劉大白作詞，豐子愷譜曲，創作了
復旦大學校歌，此為復旦老校歌，歌
詞為：

復旦復旦旦復旦，巍巍學府文章
煥，學術獨立思想自由，政羅教網無

羈絆，無羈絆前程遠，向前，向前，向前進展。復旦復
旦旦復旦，日月光華同燦爛。

復旦復旦旦復旦，師生一德精神貫，鞏固學校維護
國家，先憂後樂交相勉，交相勉前程遠，向前，向前，
向前進展。復旦復旦旦復旦，日月光華同燦爛。

復旦復旦旦復旦，滬濱屹立東南冠，作育國士恢廓
學風，震歐鑠美聲名滿，聲名滿前程遠，向前，向前，
向前進展。復旦復旦旦復旦，日月光華同燦爛。

一九八八年，復旦大學組織力量創作了新校歌，寫
了新詞，譜了新曲，以替代老校歌。新校歌歌詞如下：

你是復旦人，我是復旦人，
我們共同擁有新的理想，
民族的崛起，人民的富強，
未來的歷史重任，在我們肩上。
刻苦嚴謹，求實創新，努力前程，為國棟樑，
文明健康，團結奮發，復旦復旦，日月輝煌。
然而，新校歌並不受廣大師生喜愛，根本流傳不開

。二○○四年十一月，正值復旦百年校慶之際，經廣大
師生強烈呼籲，復旦大學校務委員會順應民心，作出決
議：停用新校歌，重新恢復使用一九二五年由劉大白作

詞、豐子愷譜曲的老校歌。消息傳出，全校師生歡欣鼓
舞，好評如潮。

為什麼一首老校歌具有如此旺盛頑強、歷久彌新的
生命力，而新校歌卻如此蒼白脆弱速朽呢？何況不只是
復旦校歌如此，這幾乎已是一種普遍現象，許多大學也
曾經廢棄老校歌，改創新校歌，但鮮有成功的例子，最
後，還是老校歌戰勝新校歌，為莘莘學子所欣喜傳唱，
這一現象的背後隱藏的究竟是什麼問題？已有一些有識
之士從新老校歌歌詞中反映出的高下不同的文字風格、
個性特色、人文底蘊、歷史傳統、學術境界諸方面進行
剖析，探求原因，使人很受啟發。但竊以為這些還多是
屬於技術、枝節和皮毛方面的問題，最重要、最根本的
原因則是新校歌迷失了現代大學精神，因而不管怎樣努
力修飾也無濟於事。以復旦校歌來說，老校歌中唱得是
何等響亮啊： 「學術獨立思想自由，政羅教網無羈絆」
！這就是最重要的現代大學精神的體現，復旦老校歌能
有這樣鮮明自覺的意識，怎麼不魅力四射呢？由於受歷
史局限，在中國最早期的一些大學校歌中，有的尚帶有
較濃重的儒家文化色彩。但經過 「五四」運動的洗禮，
許多校歌開始張揚民主、科學精神，極力倡導思想和學
術自由，這意味着對傳統價值的反叛和對現代價值的接
受，體現出和世界先進大學一致的現代大學精神。復旦
老校歌便是其中的優秀代表作。而新校歌恰恰丟棄了這
一精華，用一些空洞而蒼白的套話來替換，如果去掉歌
詞中的學校名稱，改換成其他任何一所大學（或中學）
，這些套話幾乎都適用，說是其他學校的校歌也完全可

以，如此套話連篇，陳詞濫調盛行，怎麼可能有生命力
呢？

關於現代大學精神，已有許多專家進行了理論探討
，有的說得相當深奧複雜。其實，說有多少深奧複雜也
並不見得。一九一四年一月四日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
長，到校發表的第一場演講即為中國的現代大學精神定
下了通俗易懂的基調： 「大學是研究高深學問的地方，
學生進入大學不應仍抱科舉時代思想，以大學為取得官
吏資格之機關。應當以研究學問為天責，不應以大學為
升官發財之階梯。必須抱定為求學而來之正大宗旨，才
能步入正規。」旨在做學問、求真理，這就是現代大學
和以往科學制、官本位的本質區別。為使上述宗旨不淪
為空談，他又創立了與之相應的 「兼容並包」與 「學術
自由」的大學學術制度和風氣。蔡元培的這一理念至今
沒有過時，仍是大學精神的重要內核。簡言之， 「五四
」倡導的民主、科學精神即是現代大學的靈魂。創造精
神、人文精神、獨立精神、學術自由精神、追求真理精
神都是現代大學精神的具體體現。與之相反的則是奴隸
思想、專制思想、依附思想、犬儒思想、功利思想、官
本位思想。 「五四」倡導的民主、科學精神未過時，則
「五四」精神激勵下誕生的一批激越飛揚的大學校歌的

生命力也就依然蓬勃。 「未進其校，先聞其聲」，一所
大學的校歌應當體現它的辦學宗旨、理念和思想，否則
不配稱之為校歌。可惜的是，大學在經歷 「文革」極左
的摧殘之後，思想上的撥亂反正並未真正到位，以後又
陷入新的誤區。現今一些大學離當年蔡元培倡導的精神
越來越遠，官僚氣、衙門氣、商人氣、銅臭氣、市儈氣
卻來越來越濃，大學越來越像政府的一個附屬機構。因
此，一些新校歌的失敗、速朽和老校歌的重新傳唱則是
必然的了。

如此說來，復旦新舊校歌的命運，反映的不只是一
首校歌歌詞的高下優劣差異，更是反映了現代大學精神
從創建到迷失到再重新覺醒、肯定的歷史曲折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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